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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思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从一名文物修复师，变成 4 家剧本推理馆

的 店 主 ， 淇 奥 （化 名） 越 来 越 闲 不 下 来 。 原

来，淇奥生活得像个“叔叔”，每天早上 9 点

上 班 ， 晚 上 10 点 就 寝 ， 工 作 中 有 不 懂 的 地

方，博物馆里的修复师前辈都能为他解答；如

今 ， 他 却 感 到 时 间 不 够 用 ， 毕 竟 ， 在 “ 剧 本

杀 ” 这 个 领 域 里 ， 他 只 能 自 己 摸 索 而 无 处 求

师，“这一行太新了”。

在博物馆工作时，泡上一杯茶，拿起雕刻

刀，在古玉器前闷头一坐，不需要和任何外人

打照面，淇奥便能独处上整整一天；如今，每

天都几乎有 100 多张客人的面孔印入淇奥的脑

海 ， 他 时 时 刻 刻 都 要 去 观 察 —— 谁 是 “ 戏

精”，谁在被骗，谁可能有些不满，谁下次还

会再来。

淇奥给自己的第一家剧本推理馆取名“孔

颜乐处 ”，典出 《论语》，孔子食粗粮、饮白

水、胳膊当枕头而乐在其中，弟子颜回身居陋

室，却能享受精神富足——在他看来，这是儒

家 推 崇 的 至 高 人 生 境 界 。 然 而 ， 不 论 是 走 进

“剧本杀”这个全新的领域，还是独自经营自

己的店铺，显然都没有这么惬意、安闲，而更

像是一场横冲直撞的冒险。

2019 年夏天，北京的剧本推理店市场迅速

扩 张 。 有 2018 年 开 店 的 “ 老 ” 店 主 统 计 ，

2019 年 内 ， 店 里 工 作 日 的 客 人 明 显 有 了 减

少，说明大量新店分走了客流，但在周末和节

日，单店客流量却不减反增，说明受众的热情

也 在 急 速 上 升 。 淇 奥 的 “ 上 车 ” 时 机 不 早 不

晚 ， 大 概 是 在 去 年 端 午 节 前 后 。 当 时 ，“ 风

险”“退路”之类的词根本没在他的脑海里停

留多久，他心中想的，只有尽快把脑海中的蓝

图化为现实。

对“剧本杀”爱好者而言，“体验感”是

决定他们对一家店铺评价的关键要素，为此，

淇奥在店内布景和道具上下了不少心思。实景

场地的道具，许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然后由他

为古装影视剧做道具的朋友手工定制的。用于

角色扮演的服装中，有几件旗袍甚至是他的爱

人亲手制作的。

店里靠墙的一张宝座，江水海崖纹的垫子

上，摆着云龙纹迎手和靠背。房间正中央的青

色大瓷坛里，更是依照古时宫里的习俗，摆着

用于散发香气的新鲜水果。对于这些细节，淇

奥如数家珍，曾经有个到店里玩儿的女孩走进

一个妃子的房间，看见桌上摆着的首饰，一件

挨一件试戴拍照，把搜证的事抛到九霄云外。

但是，开一家店，远不仅是把布景做好这

么简单。淇奥对古风陈设颇有研究，但在“剧

本杀”的门道上，却依然是一个初学者。在游

戏中引导玩家就像说相声，包袱如果没抖响，

别的话说出花来都没用。有一次，玩家聊到某

处，淇奥本以为他们该开怀大笑，但大家却都

没反应，“为什么大家感受不到剧本想传达的情

绪？”淇奥开始琢磨，也正是在一边与客人磨合，

一边琢磨的过程里，淇奥才逐渐找到了让客人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快乐

的窍门。

全北京自己写剧本的店主不超过 10 个，淇奥是其中之一。而他的

经验，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尽管在剧本写作上，

他不是最专业的，但在他的剧本发行团队里，每出一个新剧本，他都要

以自己的文物修复专业视角把一把关，“剃出的毛刺数不过来”。

“你能理解一个墓穴中出土的香囊对主人意味着什么吗？你能想

象到它曾经跟随主人度过怎样的一生吗？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它被摆在

墓主的心口，但有谁知道它为什么会被如此珍视？它或许是一个定情

信物，也可能见证了一别永恒。”

在淇奥一家剧本推理馆做全职 DM （游戏主持） 的柳予安听淇奥

说起，他想做中式美学，也喜欢剧本杀，他想开更多分店，当作一个

传播传统宫廷文化的窗口。

“他们已经成功地传播给我了。”这个刚满 20 岁的女孩原来爱喝

白水和果汁，现在有事没事也爱泡壶茶。她买了汉服，带场时会穿上

自己的衣服。

做全职 DM 之前，柳予安是机场地勤，来到淇奥的店里后，柳予

安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去参加一次剧本杀展会。展会上，天南海北的推

理馆店主和剧本发行方聚在一起，测试新的剧本，完成剧本交易。展

会上，每个发行方会订一个酒店房间，时间一到，对剧本感兴趣的人

就会来到房间体验。他们手中的剧本，可能在未来一两个月投放到全

国各地，被各地素不相识的玩家同时游玩。

蒋晨昱便是这些玩家中的一员，作为资深玩家，他平均每周要走

进剧本杀推理馆 3 到 4 次，在各个剧本推理店里，他已经玩过大约

150 个剧本。

这个从事金融行业的年轻人的微信头像，是玩剧本时拍的一张古

装照，当时，他的角色是一位“王爷”，当 DM 捏着嗓子、用大内总

管的语气称他为“亲王大人”的时候，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皇亲贵胄的

身份，并立即拿出了高贵的派头。

即使加班到晚上 9 点，他也想去玩一场。“工作中有时被客户逼

得团团转，下班只想换换脑子。”对蒋晨昱而言，剧本杀取代了曾经

的 “ 喝 点 小 酒 ” 和 “K 歌 ”，“ 喝 酒 和 唱 歌 占 据 不 了 大 脑 的 全 部 空

间”，但只要拿起剧本，他便可以过上“别人的人生”。

被现实生活牵绊的现代人，很难得到一份沉浸式的清净，这正是

“剧本杀”能火起来的原因之一。何耀也是一个这样的年轻人，虽然

他并不沉迷于角色扮演，但他喜欢步行到剧本推理店，关掉手机，在

剧本角色的躯壳里“隐居”几个小时。这让他可以躲开来自世界各地

的客户“24 小时的信息轰炸”。除了沉浸在游戏里的时间，他的日常

常常被纷杂的消息和工作割裂成碎片。

对此，见多了客人的淇奥总结道：“工作已经够疲惫了，他们只

想笑一笑。”

但剧本的演绎中终究无法完全脱离现实。一次，在一场游戏中，

3 个女性角色分别是蒋晨昱所扮演角色的青梅竹马、职场上司和短暂

交往的女友，他可以选择和其中一人结盟。他的选择是青梅竹马，复

盘时，DM 告诉他，这个选择大致能说明他的情感态度。“剧本不知

不觉间放大了你的价值取向”。

情 感 的 带 入 总 让 人 去

反 求 诸 己 。 一 对 情 侣 闹 矛

盾 ， 已 经 坐 在 店 里 却 还 在

吵 。 同 行 的 朋 友 告 诉 柳 予

安 先 开 始 游 戏 。 柳 予 安 自

信 满 满 ， 断 言 这 对 情 侣 绝

对 吵 不 到 剧 本 结 束 。 她 给

他 们 安 排 的 角 色 是 一 对 经

历 了 生 离 死 别 的 恋 人 ， 游

戏 结 束 ， 两 人 眼 泪 汪 汪 ，

拉拉手和好了。

淇奥觉得“剧本杀”很

像电影，很少有人会为一部

电影重复埋单，但电影这种

文化表现形式，却往往能伴

随每个人的一生。如果理想

的话，剧本推理店或许也有

机会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

品。“它还有比电影更真实

的体验，有的人在游戏里大

笑或者哭泣后，映射的是自

己的人生”。

放下文物修复刀

，他写起了

﹃
剧本杀

﹄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见习记者 毕若旭

“欢迎各位大侠来到沐云庄，还请各位把

身上的暗器交给小人保管。”交出手机，换上青

绿色的汉服，90 后姑娘张莹走进一间古色古

香的房间，成为剧本中的女侠柳遗墨。在一下

午的时间里，她要和 7 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

起，化身侠客，破解沐云庄庄主被害的谜案。

近两年，这种名为“剧本杀”的社交游戏

逐渐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三四个小时内，玩家

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一起，进入另外一种完

全不同的人生。他可以是将军、侠客、警察或者

消防员。“像自己演了一部大片一样。”张莹说。

目 前 剧 本 杀 的 主 要 消 费 群 体 年 龄 在 20
岁到 35 岁之间。“它实际上满足的是年轻人

的社交需求，让他们从线上回到线下，面对面

去交流。”在从业已有两年多的洛阳市 FB 谋

杀之谜体验馆创始人袁航看来，“人和人的交

互是这个行业的精华，人和人交互的平台是

这个行业的意义。”

年轻人的社交新选择

在沐云庄的剧情里沉浸 4 个小时后，张

莹从江湖回到了现实，她和饰演表姐角色的

女生已经热络了起来，“当我代入角色，和她

扮演的角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激起人和

人之间情感的共鸣。大家又有共同兴趣爱好，

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从 2019 年年初接触剧

本杀开始，张莹已经玩了 20 多个剧本。

这个起源于欧美派对的游戏最初被直译

为“谋杀之谜”，在国内，按照之前社交游戏

“三国杀”“狼人杀”的称呼，它被称为“剧本杀”。

游戏中，玩家们要根据自己手里的剧本共

同演绎一段故事，他们需要尽力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通过互动交流、探讨、交换线索，共同揭开

故事背后的秘密或发现凶手。

95 后男生李羽（化名）是一位剧本杀主持

人。主持人的工作是讲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推动

剧 情 的 发 展 。李 羽 在 各 地 玩 了 100 多 个 剧 本 ，

“哪怕就在澳大利亚待一个月，我都在剧本杀店

办了个卡。”成为主持人后，他反复钻研剧本。

从前玩桌游、狼人杀的李羽改玩剧本杀已

有两年多，一半是为了娱乐，另一半则是想感受

不同作者笔下的世界观，“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

人，每一个剧本带给我的也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在感受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世界，体会他想传

达给我的一些思想。”

袁航记得，最初的剧本更多以推理探案为

主线，让玩家们享受推理的快感，但得益于剧本

行业的发展和剧本作者的努力，衍生出了越来

越多的题材。

“有时候故事的背景是凶杀案，但大家并不

在乎案件本身。”袁航说，有的玩家渐渐沉浸于

情感的部分，而弱化了探案推理的部分。”剧本

杀从一个推理游戏逐渐演变为生活游戏，让玩

家更多地享受体验。

两年前，在狼人杀游戏最火爆的时候，袁航

经营着河南省内专业的狼人杀俱乐部，但看到

剧本杀的出现，他选择把店面全部转型。

“狼人杀的对抗较多。”袁航说，“新手很

容易被老人欺负，即使演好了自己的角色，也

免不了被队友坑。但剧本杀不会，玩家扮演好

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获得满足，而且没有人会中

途‘杀青’。”

市场的反应验证了袁航的判断，疫情发生

前，他的剧本杀门店有日均 10 场的上座量，到

了周末更是爆满。

李羽现在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是玩剧本杀

时认识的，“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人作的

决定、说出的话跟自己灵魂契合，私底下就会一

起吃个饭，下次继续一起约着剧本杀。”

一个剧本体验另一段人生

身为主持人，李羽见过不少原本陌生的玩

家结下友谊，“玩家在游戏中的表现，实际上有

着他自己的灵魂。”

在 描 述 剧 本 杀 时 ，玩 家 们 最 常 提 到“体 验

感”。这既包含逻辑是否合理、节奏是否得当，也

包含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性。这是狼人杀、三国

杀都无法带来的——在几个小时里经历完全不

同的人生。

“像学生无法去接触其他的职业，在剧本里

他可能想做医生或者律师，体验不同职业在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人会选择古装剧本，

了解一些古代的礼仪，满足他一个戏精的梦。”

剧本杀店主林裕涵说。

“这届年轻人不是一般的戏精。”90 后姑娘

李芳华（化名）玩剧本杀时，是表演欲爆棚的时

刻，“扮演戏子的人会捏着嗓子唱几句念白，恶

霸角色刻意全场发言都凶神恶煞。”表演大都拙

劣，但恰好带来快乐。

在一个以民国为背景的剧本里，她的青梅

竹马到京师求学，她投靠到一个戏班子谋生。10
年后她登台唱戏，与初恋相逢，对方已是军官。

正当她以为终于找回真爱、脱离苦海时，男主忽

然被害。

剧本几经反转，文笔细腻，描述了她耍的花

枪有多重、有多长，李芳华把剧中角色凄苦的身

世映射在自己身上。当大家复盘游戏，结局明了

时，一向话多的李芳华突然沉默了，她一下子理

解了剧名为什么叫《长恨歌》，“真是‘人生长恨

水长东’”。过了好几天，她还在回想剧中她的那

位翩翩少年。

不止一个玩家透露过，游戏全程最让人兴

奋的环节是主持人公布结局时。每个人的真实

身份被一一揭开，一片片拼图终于凑出故事的

全貌。

结局因玩家的选择而异。身为主持人，李羽

常常惊讶于其中的不同。步入职场的社会人和

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相差甚远。尽管都很代入角

色，大学生作出的决定符合角色当下的设定，而

职场人往往想得更远，“他们除了成为角色，还

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带给这个角色。”

李羽清楚地记得，剧本里，一位卧底警察爱

上了一个人，但她犯了法。几乎所有扮演这个角

色的玩家都选择原谅她。只有一次，一名玩家告

诉李羽，“把她抓起来。”后来李羽才知道，这名

玩家真的是一名警察。

好的剧本不单单是娱乐

之所以选择成为剧本杀主持人，与李羽玩

过的一个剧本有关。这个名为《鸢飞戾天》的剧

本讲述的是南宋国仇家恨的故事。“我以前看辛

弃疾的词，没有那么多感触，但是玩这个剧本以

后，每次看辛弃疾的词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我去重读了南宋的历史”。

李羽觉得，好的剧本不单单只是娱乐，三四

个小时之后，玩家能实实在在了解一些东西，

“当然在 2020 年去想南宋的事情，可能没什么

用，但那种情怀是共通的。”

在袁航的剧本杀门店，以 1942 年的上海为

背景的原创谍战剧本《夜来香》大受欢迎。当游

戏结束复盘时，有玩家会流泪。“不是简单的玩

家开心了，我们赚钱了，还有一个教育意义”。

袁航记得，有一位顾客喜欢上了剧本杀，希

望能开一家加盟店，他的妈妈刚开始怀疑他“不

是被人骗了吧”。老人家 60 多岁，后来在一旁看

儿子玩《夜来香》，眼泪止不住。

“她说我儿子在国外待了 7 年，没想到回国

来玩个游戏，居然爱国情绪能提升这么多，完全

想不到现在年轻人的游戏是这样子的。”

“作品核心是创意和文笔。”袁航介绍，《夜

来香》的诞生颇费周折，从有创意想法到形成数

万字的稿件，花费了十几天的时间。成稿后要将

它转化成一个好的剧本，需要不停地排练、演

艺，找熟悉玩家测试，印制剧本和道具卡，到真

正问世时基本上已经三四个月过去了。

一套正版剧本便宜的三四百元，贵的卖到

七八千元。发行一部高质量的作品，袁航能够获

利几十万元。

“很多专业的作家，想尝试来做，多数都不

行，因为他们不懂剧本杀，把写小说那套拿过

来，玩家没有表演的感觉，没有代入感、没有包

袱，体验就很差。”经营剧本原创和发行的工作

室，多数是由剧本杀的实体店来做的。

有些店家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盗版的剧本，

“只需要去打印店，3 角 5 角印一页”。这种做法

让袁航气愤，“盗版店会拉低我作品的口碑，对

我的声誉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剧本的很多内

核是需要作者告诉店家的，包括如何抖包袱，怎

样突出情怀，这些我只告诉正版的买家。”

一些店家甚至会做一些色情暴力、打擦边

球的作品来吸引眼球。袁航希望，国家能对行业

有一个正向的引导，而不是发现一些违规的内

容就一禁了之，“它不吵架、不打架，还能扩大社

交圈，把人从电脑面前拉回来。”

人与人的交互是行业的意义

4 月 6 日，张莹告别了电脑和手机，又一次

走进了 FB 谋杀之谜体验馆，那里刚刚复工。因

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张莹“在家憋得

慌”，只能上网打麻将、斗地主。

据媒体报道，春节前后 7 天，有 6 款线上社

交游戏跻身上升 Top 20 的应用榜单，其中四款

是专门的剧本杀 App 以及包含剧本杀的游戏应

用。春节假期 15 天内，剧本杀 App《我是谜》总

用户增长了 20%-30%。

但比起在手机上玩剧本杀，张莹更喜欢人

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亲近感，“不坐到那个环境，

常常会跳戏，比如说正在读这个剧本，突然我妈

说‘你该睡觉了’，就会出戏。”

疫情对线下剧本杀门店的冲击更大。“像在

洛阳，了解剧本杀的人越来越多，有店家尝到甜

头，趁着今年过年开了将近 20 家剧本杀的线下

门店，本来想赚一波的，疫情一过去只剩三四家

了。”林裕涵的剧本杀门店，疫情期间的净亏损

就有二三十万元。

在一家媒体 2019 年 9 月的报道中，在大众

点评上搜索北京的剧本馆，可以出现近 700 个

店家。如今，这一数字仅剩 200 多个。

“疫情对这个行业有毁灭性的打击。很多的

老店都撑不下去。因为老店可能扩张速度比较

快，做得比较大，房租、人员成本都高。”袁航说。

复工后，李羽回到岗位，继续做这份自己喜

欢的工作。剧本杀主持人属于服务业，需要很多

技巧，“比如在一大桌人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

你去怎么引导；当大家推理不清楚，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提示会让他们觉得不生

硬，而是他们自己推理出来的。”

他看着平时木讷的程序员在剧本中靠强大

的逻辑侃侃而谈，抽丝剥茧；也会对那些沉浸在

角 色 的 设 定 里 闷 闷 不 乐 的 女 孩 子 给 予 提 醒 。

“有知识的汲取，有人生感悟，还很开心”。

“面对面交流永远都是需要的，我们把人从

线上拉回来。”袁航也坚持做线下门店，“我们今

天一起玩个剧本，经历了共同的生死，面对着共

同的考验，作出了一样的抉择，这种感觉多好！

人与人的交互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意义”。

年轻人青睐的“剧本杀”

“戏精”的新体验 社交的新选择

□ 秦珍子

北京东五环外，建材城边上的村子封路

了，我和送猫的女人在村口交接。

口罩抵挡着每个春天硌牙的风，尽管不

愿意多接触，我还是花时间杀了一句价。点

头更快更安全，但她和我一样不惜命，说了

一大通拒绝的话。

回家时，我反复对快 4 岁的女儿强调，

“生命无价，爱护小猫”。其实我的心里早已

插满价签，咬牙切齿。你好小东西，欢迎来

花我的血汗钱。

我 小 时 候 ， 姥 姥 每 天 在 剩 饭 里 划 拉 两

下 ， 猫 就 养 得 圆 润 无 比 。 如 今 我 要 还 这 么

干，我的猫咪闺蜜团就要发出此起彼伏的娇

吼“伤肾”“伤脑”“伤毛发”，乍一听还以

为她们是在关心我的工作。

为了堵住那些涂着米兰、巴黎和东京最

流 行 色 彩 的 嘴 巴 ， 我 做 好 了 全 部 准 备 。 猫

粮、猫砂、猫爬架，梳毛的、洗澡的、剪指

甲的⋯⋯当猫走进我家的时候，它其实是走

进了中国宠物产业高峰论坛。

这论坛上最显赫的位置属于一个球。它

纯白色，巨大，正面开口，内有空舱。一眼

望去，当沙发嫌小，做隔离墩子嫌大，完全

猜不到是干啥的。插上电，一阵蜂鸣传来。

白球内部开始转动，触摸式按键屏亮了。

它其实是一 座 现 代 化 、 智 能 化 的 生 活

服 务 类 建 筑 ， 满 足 宠 物 需 求 ， 提 升 环 境 品

位 ⋯⋯ 好 吧 ， 它 就 是 个 猫 砂 盆 。 简 单 来

说，猫钻进去如厕后，它能自动清理。

生 物 的 习 性 千 差 万 别 ， 金 鱼 优 雅 地 游

动，它细小的便便就在身边荡漾。大象嘘嘘像

自来水管道爆裂，两条后腿喷满溅满。我亲眼

见过熊猫啃着竹子，一屁股坐在自己刚生产的

大堆鲜绿 巴 巴上。我还在书里读到，一些蚂蚁

会在蚜虫生长的植物下筑巢，甘当守卫，与食

蚜蝇火拼，跟七星瓢虫玩儿命，只为吃上一口

蚜虫甜蜜的排泄物。

用人类的视角来看，猫咪在出恭这件事上

很讲究。先刨坑，再填埋，仿佛受过文明社会的

教导一般，谨守隐私，注重卫生，不扰他人。

其实，作为天生的狩猎之王，高居食物链

顶端的猫科动物填埋排泄物，旨在消除气味，

隐藏行踪。千万年之后，这一杀手本能，反倒

成了猫咪深受人类宠爱的理由。想想那雪山上

的云豹，丛林中的猛虎，再看看腿上打呼噜的

小绒球，英雄气短啊。

由此诞生了一个身份，一个在全世界任何

地方都适用的职位——铲屎官。齐天大圣因弼

马温而备感羞辱，他永远不懂铲屎官的幸福。

一 手 捏 鼻 子 ，一 手 捏 铲 子 ，蹲 到 猫 砂 盆 面

前，用力一刺，一抬手。刷拉，膨润土遭遇液体结

成的球块破土而出，嗅觉在牺牲，膝盖在奉献，

每一粒飞扬的 PM10 都诉说着铲屎官的忠诚。

而我甘心舍弃这份殊荣，让一个通电的傻

白圆取代那一铲一铲的深情。那是一个不平凡

的日子——某品牌电商旗舰店打折了！我点击

“结算”，网银、屏下指纹识别装置和物流网络

共谋，剥夺了我的铲屎官身份。我带回家的小

猫非常给面子，开业大吉。

我看着那团固体坠入垃圾袋，咕咚一声，

是扔出去的钱币终有回响。不臭，没有灰尘，

剩余的干净的猫砂缓缓滑回原位。像什么也没

发生过，带着机器特有的冰冷与精准。

我炫耀一番，猫咪闺蜜团的反应很微妙。

她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收入高，但夸完我之后似

乎没有一个人下单。她们依然穿着价格三倍于

这台机器的漂亮鞋子在猫砂盆面前做深蹲，一

铲子一铲子挖着自己的真心。

“这么懒还养什么宠物呢？”我看过一位网

友对自动猫厕所的 评 价 。 在 很 多 人 看 来 ， 带

狗 散 步 ， 给 猫 铲 屎 ， 点 点 滴 滴 ， 累 积 出 意

义。我非常认同，就像认同孩子不要推给老

人带。公园里的花很美，但只有给它浇水除

虫的人才真的认识它。那种触动和连结因付

出和负责而生长，格外珍贵。很多时候，小

狗 的 忠 诚， 小 猫 的 信 赖—— 即 使 是 一 只 小 乌

龟，养它的人也会因为“它等我喂食”而感

到 满 足。拥挤的大城市最不缺孤独感，动物

提供了一种陪伴。

《2019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

城镇宠物(犬猫)市场整体消费规模达到 2024 亿

元，比 2018 年增长 18.5%。其中，宠物猫消费规

模为 780 亿元，增幅 19.6%。宠物饲养智能设备

的消费增长很快。我想到了闺蜜团推荐给我的、

多到来不及记的猫用食品药品，也想到了我那

个巨大的、能用手机应用远程清理的猫厕所。

一个在某知名外企宠物食品部门任职的朋

友告诉我，我们一口口喂大的这个领域，如今

是资本青睐的热点。天眼查上显示，我挑选的

猫厕所品牌，只有两岁大。这家公司的“竞

品”信息列表漫长，大家要骑着猫、狗、小乌

龟飞到风口里去。

我的自动猫厕所，究竟是消费主义的陷阱

还是解放人类的发明？可能都是。但我的小

猫，它的意义很确定。

在它到来之前，我女儿太孤单了，她给每

一个毛绒玩具起名字，让乐高小人一遍遍执行

动物营救任务。她赖在有猫的阿姨家不肯走，

看见邻居的小狗就傻笑。她会拎着饼干袋子，

久久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公园湖畔，不断将饼干

渣抛给鸭子和鱼。她对蚂蚁和麻雀说话。

在小猫到 来 之 后 ， 我 女 儿 有 了 真 正 的 伙

伴。她们在窗帘里钻进钻出，并排躺在窗下

晒太阳。她亲手喂小猫吃饭，承担了清理猫

毛的任务。教育它不要挑食，不许把脚放上

饭桌。她们也打闹，小的急了就扑，大的急

了 就 喊 。 我 曾 看 见 她 用 鼻 子 蹭 小 猫 的 头 顶 ，

带 着 沉 浸 的 笑 容—— 蹭 了 一 会 儿 ， 小猫在她

怀里睡着了。然后她抬起头，伸食指到嘴边，

比了一个“嘘”。小朋友手底下没轻重，有时

玩闹动作大了，我借机就能做一番“敬畏生

命”的教育。带小猫打疫苗、体检，还能给小

朋友做科普。

猫厕所是不是自动的，好像已经不值得讨

论了，个人感受好就是真的好。

有人说，自动猫厕所会发生故障，危害猫咪

安全，还是铲子靠谱。多年以前，第一辆汽车上

路，第一架飞机起飞，类似的话都有人说。

我倒是想说说另一件事。不久前，中科院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金梅林

教授在 bioRxiv 上发表合作论文——研究通过

检测武汉 102 份猫的血清，发现 15 只新冠病毒

呈阳性，可能是被确诊感染病毒的主人所传

染。尽管论文说明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

从猫传播给人类，但不少媒体还是拎出耸动标

题。在一些评论区，“扑杀流浪猫”的呼吁大

量出现了。

一次伤害一个群体，真正可怕。有些东西

的故障率，比自动猫厕所的故障率高多了。

别了，一铲子真爱

吃一碗螺蛳粉，再拿起健身环运动 20 分钟，可能是现代年轻人

心目中宅家最大的享受之一。由于生产受疫情影响，螺蛳粉往往下

单 40 天 才 能 发 货 ，被 网 友 笑 称“ 螺 蛳 粉 期 货 ”。同 样 受 疫 情 影 响 ，

switch 和健身环也变得紧俏。另一方面，长期宅家又让它们变得异

常火爆，供需对掉，陷入缺货的困境之中。 漫画：程 璨

“孔颜乐处”一隅，古朴的仕女屏风

围起一方别有雅韵的小小空间，让玩家

恍然有“穿越”之感。 受访者供图

玩物立志


